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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果戈理一直以来被视作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但其作品中的非现实主义特质同样不容忽视。而

且，绘画艺术与其创作的关系尚缺乏系统探讨，本研究深入分析了绘画艺术在果戈理文学创作中的运用

及其影响，特别关注了他如何将视觉形象转化为语言形象，以及他在模糊绘画与诗歌界限方面的尝试。

研究发现，果戈理的艺术语言与绘画艺术创作原则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他巧妙地将绘画元素融入文学创

作，通过直观与隐含的语象叙事，使文学作品呈现出独特的视觉美感和艺术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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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gol has long been regarded as the founder of Russian realist literature, but the non-realist quali-
ties of his works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More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rt of painting 
and its creation has not yet been systematically explored. This study analyses in depth the use of 
the art of painting in Gogol’s literary creation and its influence,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how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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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ed visual images into verbal images and his attempts to blur the boundaries between 
painting and poetry.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Gogol’s artistic language 
and the principles of painting art creation, and he skillfully integrates painting elements into his 
literary creation, so that through the intuitive and implicit narrative of language images, his literary 
works present a unique visual aesthetic and artistic 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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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众所周知，果戈理在传统文学史中常被认定为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此观点源于别林斯基。

在其阐述现实主义原理的关键著作《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里，别林斯基着重指出，果戈理为现

实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但是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对这一说法持反对态度，在其 1944 年的著作《尼古拉·果戈理》中，他

说：“要在《死魂灵》中寻找真正的俄国背景，就像试图根据浓雾中的艾尔西诺的那个小事件生成关于

丹麦的概念一样徒劳”[1]。这部融合了传记与评论元素的作品，对英语语境下果戈理的研究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除此之外，长期以来，人们注意到果戈理的写作极易出现绘画性的开头，常常喜欢用“绘画性”的

描述而不是纯粹的语言手段。因此，在定义果戈理风格的特殊性时，苏联著名符号学家以及文艺理论家

尤·洛特曼在自己的著作《果戈理作品的艺术空间》中这样写道：“果戈理在描绘某个场景时，将它以文

字形式呈现出来之前，常常会想象成以戏剧或者绘画手段表现出来的样子”[2]。 
可见，果戈理的艺术语言与绘画艺术的创作原则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这为我们探寻果戈理作品

中的文学与绘画之间的新联系提供了依据。 

2. 文学与绘画的对话 

德国剧作家、文学批评家、美学家莱辛第一次明确论述了诗与画的界限，他认为，绘画属于空间艺

术，呈现静态的美；而诗则属于时间艺术，呈现动态的美。 
绘画和诗歌的界限问题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特图良及他们的作品。

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曾发表著名论断：“绘画是不说话的诗歌，诗歌是看不见的绘画。”[3]这一观

点强调绘画和诗歌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影响，认为它们在艺术领域中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并没有明

确划分二者之间的界限。然而，在 18 世纪，绘画和诗歌的界限问题逐渐变得狭窄，主要由于当时哲学家

和艺术理论家过于强调各自领域的重要性，忽视了艺术之间的相互交融。 
狄德罗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解决将画作翻译成文字的问题时，他采用了独特的

描述方式，使画作在文字中得以“复活”。 
在 18 世纪 60 年代，狄德罗开始为巴黎沙龙中的画作撰写描述。他不仅详细描绘了画作的视觉元素，

还通过富有想象力的文字，将画作中的情节和故事生动地展现出来。狄德罗的描述技巧在于，他不是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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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地复制画面的静态景象，而是在时间维度上展开情节，将其描绘为发生在叙述者本人身上的故事。在

狄德罗的描述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他 1767 年在《沙龙》中对弗内画作的描绘。在阅读过程中，读者

往往需要读到文本的结尾，才能领悟到作者的巧妙安排：文中所描绘的沿湖散步场景以及叙述者所遭遇

的各种经历和冒险，实际上都是对所描述画作情节和内涵的生动再现。狄德罗的这种描述方法突破了传

统绘画与文字之间的界限，为后来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新的启示。 
然而不得不说，果戈理自愿或不自愿地追随法国传统，用他作品中的“语象叙事”模糊了这一界限，

这与他在《小品文集》中提出的“无形的艺术作品”的概念有关：只有内在的、精神的眼睛才能看到无

形的艺术作品，只有它才能描绘出不可想象的东西。果戈理的文本不仅旨在成为绘画，更渴望具有超越

绘画视觉感染的力量。正如弗兰克所说，他期望艺术文本对内在视觉，也就是对想象力产生更强的影响，

从而抹去莱辛在西欧美学中划定的如此令人信服的界限[4]。 

2.1. 语象叙事的定义与研究 

“Ephrasis”一词在中文中有多种翻译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绘画诗、读画诗、造型描述、艺格敷词、

语图叙事、图像叙事、语像叙事等。这些翻译各有侧重，涵盖了文学、叙事学、艺术史、修辞学、符号

学、图像学等多个领域[5]。 
虽然 Ephrasis 的中译名选择众多，但有两个出现频率最高的译名分别是一，“艺格敷词”，该译法

如今在美术界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二，“语象叙事”，当其被用于文学批评理论时，唐伟胜教授建

议不妨译作“语象叙事”，所以我们在后续分析中也会以“语象叙事”作为Ephrasis的中译名进行分析。 
当代学者西蒙·古德黑尔对术语“语象叙事”的来源进行了详尽梳理：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它作为

修辞训练方式，主要用于培养演说家，强调增强言辞的说服力和感染力。直至 1955 年，列奥·施皮策将

其视为一种文类，随后默里·克里格将其提升为一种文学原则(a literary principle)。经过时间沉淀，现代

意义上的“语象叙事”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本意略有差异。根据相关资料，“Ephrasis”一词最早在 1715
年被引入英语，最初的意思是对某个事物进行解释或描述，特别是在修辞学中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如今，

它主要被用来指代运用文学手法对绘画、雕塑等视觉艺术作品进行详尽的描绘。尽管关于“Ephrasis”的

定义存在多种说法，但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一种解释是：“通过语言生动地将事物呈现在读者眼前”[6]。
然而，对于这一定义，学者们在实际应用中仍有不同的理解和运用方式。 

李骁在其论文“论艺格敷词的范围及 enargeia”中他将“语象叙事”这一概念的用法细分为四种情

形。第一种是源自希腊语的英文术语 ekphrasis，其应用场合和文本内容与古希腊时期的用法基本一致。

第二种是指在古希腊时期用于描述艺术作品的 ekphrasis。第三种涵盖了所有古代与艺术相关的文本。第

四种则是将该术语置于“关于艺术的语词”这一定义之下，从而包含了所有文化及历史时期内各种类型

的文本。能够看出，语象叙事的使用与指代范围是逐渐扩大的。进入现代，学者所定义的语象叙事大都

采用的是第四种用法，即所有“视觉再现的文字再现”都可以称作是语象叙事[7]。 
从语象叙事该词的历史演变中，我们发现要对其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并不容易。这是一个跨界词，涉

及艺术、文学、美学、文艺理论等多个领域。但我们可以通过其研究发展历程明确以下两点：首先，现代

的“语象叙事”已经有了特定的描述对象，即通过文学语言对视觉艺术作品的详细描绘和再现，旨在通

过文字的力量在读者心中唤起与视觉艺术作品相似的感知和想象。其次，它不仅仅是一种描述手段，更

是一种跨艺术的对话方式，通过文学与绘画等视觉艺术的互动，探索和表现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 

2.2. 语象叙事在俄罗斯的研究与使用 

洛特曼在《符号域》中提出了“符号域”概念，认为它是符号存在和运作的空间，其中元素动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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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影响文化格局。他还提出了“文化类型学描述元语言”[8]，这是一种文本连续体，属于文化符号现

象。在艺术创作过程中，通过文本、图像与符号的重构，其象征性和隐喻性的“语义范式”得以实现，

从而将文化历史具象化，并拓展了符号学空间的边界。 
鲁宾斯定义“语象叙事”为“将一个符号学系统的语言翻译成另一个符号系统的语言”[9]，即视觉

符号被语言符号所取代。别列斯托夫斯基娅则将此现象称为“语象叙事”或“艺术的综合”，并列举了

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对阿基里斯盾牌的描述作为例证。 
《俄罗斯文学中的 Ekphrasis》是俄罗斯首次专门讨论文学作品中美术品或建筑描述的科学会议后的

文集，展示了跨学科方法，分析不同历史和文化时代的语象叙事形式和功能。 
语象叙事的核心原则在于利用语言捕捉被描绘对象的独特图像，进而构建起视觉符号与语言符号之

间的联系，拓展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互动。例如，将一幅画作的具象描述融入文学文本，便能创造出独

特的艺术效果，产生特殊的艺术效果。 
俄罗斯文学中不乏使用语象叙事手法的作家，如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托尔斯泰、

果戈理、布尔加科夫等。莱蒙托夫的《利托夫斯卡亚公爵夫人》中，主人公家中的夸张画像就是一个例

子。 
总的来说，俄罗斯文学包含了许多对美术作品的不同描述、解释和“翻译”：从对一幅画的命名到

让其参与情节发展，甚至对其内容本身或其存在的历史进行展开叙述…… 

3. 果戈理的非传统现实主义及其与绘画艺术的关联 

3.1. 果戈理的非传统现实主义 

别尔嘉耶夫是首位指出果戈理的艺术手法偏离传统现实主义的学者，他提出了“果戈理的非现实主

义性”这一概念，并将其解释为宗教性、象征性和神秘性。除此之外，别式在 19 世纪的果戈理身上窥见

了 20 世纪出现的“解析思潮的影子，指出果戈理的艺术手法并非完全符合传统现实主义的范畴，而是一

种对现实进行展开和解析的实验性尝试。他甚至认为果戈理身上预示性地体现了 20 世纪的“立体主义”

的影子，因为“在他的艺术中已经是立体地解剖生动的日常生活。果戈理已经看到了后来毕加索的绘画

艺术所看到的那些怪物 1。但他进行了欺骗，因为他用笑掩盖了自己深刻的洞察力”[10]。 
罗赞诺夫也对果戈理开创了现实主义流派的经典论断提出质疑，他指出，果戈理之后的文学作品普

遍转向了对内在心灵的探索，而在果戈理的作品中，却鲜有对内心生活的描绘。 
此外，纳博科夫在其著作《尼古拉·果戈理》中纳博科夫对果戈理的非现实主义特质进行了深入剖

析。他指出，果戈理的作品构建了一个充满梦幻色彩的第二世界，其文学风格更贴近于梦幻文学，其道

德性内容表现为对“庸俗气”(poshlost)的批判。纳博科夫指出，果戈理并不致力于忠实地描绘现实，而

是将自己置于一个充满想象的镜像世界中，创作出一个独特的文学宇宙。这种创作手法使他的作品超越

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范畴。 

3.2. 果戈理与绘画艺术的关联 

而关于“果戈理对现实世界的实验化、立体化”的研究在白银时代更深入。别尔嘉耶夫、罗赞诺夫、

梅列日科夫斯基等批评家们认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在果戈理的创作中有了新的发展：首先表现为果戈理

艺术手法的实验性，这种实验性使其笔下的人物形象具有了漫画色彩；其次是他的“立体解析性”2，同

 

 

1本文的“怪物”指果戈理笔下那些具有夸张、变形特征的人物形象，体现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2 此处的“立体解析性”指果戈理作品中对人物和场景的多角度、多层次的描绘，与 20 世纪立体主义思潮有相似之处，但并非完

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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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这一特点也让人联想到果戈理与后来立体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基于此，别氏表示：“在果戈理那

里没有人的形象，而只有动物的嘴脸，只有怪物，类似于匀称的立体派画的怪物”[11]。果戈理的文字的

强大的图像力量，惊人的怪诞性和夸张性，让我们认为作家不仅在语言上，而且在 20 世纪的绘画艺术的

各种现象的先驱。 
根据帕尔尼斯的说法，“未来主义者声称果戈理是他们的直接前辈——在其创作和审美原则方

面”[11]。果戈理的文字的强大的图像力量，惊人的怪诞性和夸张性，让我们认为作家不仅在语言上，而

且在 20 世纪的绘画艺术的各种现象的先驱。 
20 世纪以来，随着怪诞美学、超现实和魔幻现实主义等文学流派相继兴起，从新颖的视角解读果戈

理作品的研究纷纷涌现。例如巴夫利诺夫的著作《果戈理的哲学寓言》；伊戈尔·维诺格拉多夫的《艺

术家和思想家果戈理——世界观之基督教基础》中的怪诞美学视角；中国学者任光宣的著作《论果戈理

创作中的宗教观念》；秋诗的论文《用痛苦的语言嘲笑：果戈理的幽默》等。虽然对果戈理的理解各不相

同，但都揭示了其作品中的非现实主义特征。 

4. 果戈理作品中的语象叙事 

4.1. 果戈理作品中的直观语象叙事 

戈登伯格其研究中指出果戈理诗学的特点之一是语象叙事，即在文学文本中对视觉艺术作品的描述

[12]。果戈理的“语象叙事”在显性层面表现得丰富而具体，这不仅体现在他对绘画艺术的直接描述和赞

美中，还体现在他将绘画元素巧妙地融入文学创作。 
果戈理本人对于绘画艺术的热衷于陶醉早有端倪，1835 年初，果戈理发表于《小品文集》开篇的文

论《雕塑、绘画和音乐》是独具一格的美学论文。在该文中，果戈理称雕塑、绘画和音乐是“神奇的三姐

妹”，被万物的创始者“派遣来装饰和愉悦世界”，“没有她们，世界简直是一片荒漠，没有歌声地沿

着自己的道路滚下去。”这些生动、形象的比喻一下子就加深了读者对这些艺术的亲近感。接着，果戈

理认为第二个姐妹——绘画的特点是“将感性的东西和精神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她选取的已经不仅

是人，她选择的范围更广阔：她把整个世界都囊括于自身；人周围的一切美好现象都在她的支配下；人

与大自然的一切隐蔽的和谐的联系——都在她一人身上。”[13]他用生动、形象的比喻强调了绘画将感性

与精神结合的特点，以及其囊括世界美好的广阔视野，甚至将绘画比作“明亮的眼睛的音乐”，凸显其

音乐性与抒情性。 
在文学创作中，果戈理常常代入“画家”“艺术家”的视角进行场景描写，甚至直接选取画家作为

故事主角。在文学创作中，果戈理常常巧妙地代入“画家”或“艺术家”的视角来描绘场景，甚至直接

以画家作为故事的主角。例如，在中篇小说《涅瓦大街》里，年轻画家皮斯卡廖夫便是故事的主人公之

一。果戈理在描写场景时，特别钟爱这样的表达方式：“如果我是一个画家，我会这样描绘……”(或“艺

术家会这样描写……”) [14]。在《伊万·尼基弗洛维奇争吵的故事》中，他写道：“四周鸦雀无声！这

是一幅值得伟大画家挥笔一画的图景！”[14]这种从画家视角出发的叙事手法，赋予了作品场景一种独特

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仿佛让读者亲眼目睹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作。 
在《涅瓦大街》中，果戈理借皮斯卡廖夫之口，细腻地描绘了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画面：“伊凡·伊

凡诺维奇穿过院子走过去，那儿五光十色地展呈着：伊凡·尼基福罗维奇亲手喂养的印度种鸽子、西瓜

和香瓜的皮、蔬菜、毁坏的车轮、桶箍、一个穿着肮脏衬衫在地上打滚的顽童，——这是一幅画家所喜

爱的图画！”[14]这段文字不仅生动地勾勒出了场景的细节，更通过画家的眼光，赋予了这些平凡事物一

种独特的美感。 
在《旧式地主》中，果戈理又以画家的视角，对菲列门和巴芙基达的肖像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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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一个画家，想在画布上描绘菲列门和巴芙基达的肖像，那么除了他们之外，我决不会选取别

的模特儿。”[14]他通过对这两个人物外貌特征的精准捕捉，以及对他们内在气质的深刻把握，使得这幅

肖像画仿佛跃然纸上，让读者能够清晰地想象出这两个人物的形象，感受到他们独特的个性魅力。 
此外，果戈理还善于通过具体的视觉元素，如光影、色彩等，来营造画面感。在安德烈·别雷的理

论专著《果戈里技巧》中，他从象征和隐喻的角度深入探讨了果戈理创作的艺术特点，特别指出果戈理

的创作是多种风格的折射，其中就包括巴洛克式风格。巴洛克式绘画风格最突出的特点是其光影处理方

式，强调光与色的强烈对比与戏剧性效果。在《塔拉斯·布尔巴》中，果戈理就有这样一段充满巴洛克

风格的描述：“光线增强了，他们一块儿走着，一会儿被火光照得很亮，一会儿笼罩在炭似的黑影里，

活像是盖拉尔多的画。”[14]这段文字不仅生动地展现了光影的明暗对比，更营造出一种紧张、神秘的氛

围，使读者仿佛置身于一幅充满戏剧张力的巴洛克式绘画之中。 

4.2. 果戈理作品中的隐含语象叙事 

果戈理的语象叙事在作品中呈现出丰富的层次和多样的表现形式，不仅局限于直接的视觉艺术描述，

更通过隐含、暗示等手法，实现文学与绘画的深度交融。这种深层的语象叙事贯穿于果戈理的创作中后

期，尤其在其对绘画艺术的评论和文学创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庞贝城的最后一天”——布留洛夫的一幅画》和《历史上的画家伊万诺夫》中，果戈理对布

留洛夫的名画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他认为，布留洛夫的这幅名画生动地捕捉并再现了人们所感受到的强

烈危机，以艺术的形式深刻地呈现了这一震撼人心的场景。尤·曼最先注意到了“哑场”的创作原则同

果戈理上述观点的相似性，指出其属于扩展的“语象叙事”。列别杰娃和戈登伯格也指出，这种阐释实

现了美学原则的功能，使读者能够抓住语言符号和视觉符号之间的联系。从对布留洛夫名画的解读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果戈理对于艺术表现力的深刻洞察。这幅名画所展现的强烈危机，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冲

击，更是一种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果戈理通过对这幅画的阐释，将语言符号与视觉符号紧密相连，

使读者在阅读他的评论时，仿佛能够亲眼目睹那末日的场景，感受到其中蕴含的震撼与悲壮。 
此外，在社会讽刺喜剧《钦差大臣》的结尾，果戈理在创作中更巧妙地运用了“哑场”原则，如，当

赫列斯塔科夫的谎言被揭穿，市长一家陷入震惊与恐慌时，舞台上的人物瞬间定格，形成了一幅“呆若

木鸡的人物群像”。果戈理强调，这种“哑场”应遵循“活画面”的要求，即“每个人都需通过表情继

续演绎其角色”[14]。观众的注意力被完全吸引到人物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上，从市长的惊恐、太太的

绝望、女儿的羞愧等神情各异的姿态与脸谱中，窥见了他们性格的“全部历史”和内心世界的复杂与微

妙，实现了语象叙事的深层体现，使作品的讽刺效果和艺术感染力达到了顶峰。 
此外，果戈理与俄罗斯先锋派的美学存在跨时代的联系，进一步彰显了他作品中语象叙事的深层内

涵。早期俄罗斯先锋派的画作以“人”为主，力求将肖像画和静物画综合起来，通过夸张、简化等手法

传达人物特征，呈现出巨大的滑稽性。这与果戈理在作品中对人物肖像的刻画不谋而合。例如，在《死

魂灵》中，果戈理用精妙的语言描绘了各式各样的人脸：索巴凯维奇夫妇的脸分别被比作“黄瓜”和“葫

芦”，政府办事员伊凡·安东诺维奇的脸则被形容为“茶壶脸”，而乞乞科夫的伙伴们有的脸像“烤坏

了的面包”，有的则是一个“十足的丑八怪”[14]。这些夸张而生动的肖像描写，如同一幅幅充满戏剧张

力的先锋派画作，使读者在视觉上产生强烈的冲击感，同时也引发了对人物性格和社会现实的深入思考。

果戈理以文字为画笔，将生活中的场景和人物描绘得栩栩如生，使读者仿佛置身于一幅幅充满故事的画

卷之中，充分体现了他对生活的独特观察和艺术表达。 
在《外套》中，主人公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形象也是一幅独特的“语象”：他那寒酸的穿着、

卑微的姿态，以及对新外套的渴望，如同一个生动的画面展现在读者面前[14]。他在寒风中瑟缩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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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是一幅描绘底层人民苦难生活的素描，让读者在感受到人物命运的悲惨的同时，也能体会到社会现

实的冷漠与不公；《鼻子》中离奇的情节和奇特的人物形象，同样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失去

鼻子的主人公和四处游荡的鼻子，构成了一幅荒诞而又引人深思的画面，蕴含着对人性、社会和现实的

深刻反思。 
这种隐性而抽象的“语象叙事”，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技巧，更是果戈理对世界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表

达。它让我们在阅读他的作品时，不仅能够感受到文字的魅力，还能够领略到视觉艺术的美感。通过语

言与图像的相互交融，果戈理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的大门。 

5. 结语 

总的来说，果戈理的艺术语言与绘画艺术的创作原则之间的相似性，使我们不仅能够探寻果戈理的

语象叙事传统与俄罗斯美学之间的新联系，而且帮助我们揭示果戈理的文字对 20 世纪艺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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